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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例外論」而言，既有文獻主要聚焦於探討美國、中國、印度等大

國對於自身「例外性」的想像與建構，相對忽略了作為「隱士王國」的北

韓也有著根深蒂固的「例外論」傳統。基於此，本文藉由國家自傳體敘事

的研究架構，並以主體思想為主軸，對「北韓例外論」加以剖析。文章認

為神話敘事面向的檀君神話、北韓金氏家族的敘事操控以及北韓的歷史政

治教育是三種有效影響北韓向「例外」身分轉化的自傳體敘事機制；在類

型上，「北韓例外論」大致可分為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北韓國家特性例

外論，以及北韓國家地位例外論。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未來可進一步討

論「北韓例外論」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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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以下簡稱：北韓）以「隱士王國」（Hermit Kingdom）的神秘、高昂的民族主

義情緒、外交場域的強硬風格，以及金氏家族在該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被世

人所熟知。北韓無論是在歷史、軍事紛爭議題上，還是在體育賽事中，對本民

族利益的堅守或表現出的可謂趨向「極端」的民族主義，與其主體思想和「北

韓例外論」（North Korean Exceptionalism，又稱北韓例外主義）密切相關。

北韓自認作為檀君王儉後裔的韓民族，五千年血脈相連，受外族影響較小，韓

民族南北同胞血濃於水，共享同一語言與文化。一方面強調血緣、語言、歷史

「單一性」，另一方面更強化國家民族的「例外性」，並成為當代北韓社會的

底色，與民族凝聚力的基礎。

事實上，一個民族國家受自身風俗的影響，將會有特別的發展（Geary 

2001, 48）。國家、民族的例外性在人類歷史上是普遍的現象，因為每個民族

國家都相信自身具有與眾不同的「例外」特質，並透過本國的宗教、歷史、物

質能力、語言、文化和地理條件進行「想像」與敘事，以此將本國與他國在進

行區分的同時，並與世界進行連結（潘忠岐 2017, 10）。例如，英國對「日不

落帝國」的論述，美國基於「上帝之選民」、「山巔之城」的敘事，以及大革

命時期的法國與十月革命時期的俄國都曾提出「例外」的相關論述，也皆認為

本國為新型國際政治的先驅，是應被效仿的榜樣。

然而，不同國家的例外主義理論基礎、外交取向以及政策偏好都不盡相

同。一個國家的例外論，是這個國家民眾認識自身歷史的一種主要思想方法，

也是該國制定和推行對外戰略提供正當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基礎。透過對不同國

家的例外論敘事與修辭加以分析，能比較不同國家間所秉持的價值觀與安全文

化，因為例外主義的表達往往以演講、官方聲明、媒體宣傳等形式展現在國家

的外交政策之中。因此，研究北韓例外論有助於將區域國別研究的重點從國家

利益轉向身分敘事，並從國家偏好的角度理解另一種形式的國家行為連續性，

串聯該國過去、現在與未來。此外，每一個國家都有自我形象，這一自我形象

是在思考自身的起源、經歷，同時與其他國家的接觸與比較中逐漸形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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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的自我形象和定位，亦是該國與他國互動行為與風格的指導原則，也決

定著該國對外交往的方式，以及在世界體系中所追求的目標。正如個人的自我

認知會影響其行為一般，政治菁英塑造和傳播的國家自我認同也會影響一個國

家的內政與外交。

在文獻方面，南韓學界曾以「例外論」一詞對韓民族的例外性展開學術論

辯，牟鐘麟（모종린）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南韓理念政治的發展不符合全球

化趨勢，他指出南韓的理念政治「例外」於國際主流，但未來會逐漸向西方政

治模式靠近（모종린 2001, 23）。金努里（김누리）則認為由於南韓缺席「68

革命」，導致其政治發展仍停留在自由68社會，這一現象是韓國例外主義的例

證（김누리 2018, 161-191）。威廉．索頓（William H. Thornton）從文化的角

度分析，認為南韓並不「例外」，南韓以開放的「第三文化」因應威權主義和

文化緊縮，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東亞例外主義（Thornton 1998, 150）。這些

學者偏向於將「例外」理解為「特殊」與「不同」，相對忽略了「例外」的優

越性內涵。

整體而論，既有文獻多數聚焦於探討美、英、法、俄與中、印等大國對本

國例外性的想像與建構，鮮少關注「隱士王國」北韓形塑的「例外」蘊含其

自詡之特殊與優越特徵：韓民族血脈單一而「純正」，千百年未受外族影響；

堅持「主體」是社會主義北韓特有的國風；資本主義無法效仿北韓社會主義

的優越性等。就此，北韓學者試圖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教育等面向論

證北韓的優越，但尚無系統性論述，大多數研究都將北韓優越的原因歸於檀

君的優秀血統以及金氏家族的領導（崔一福 2021；崔奉煥、全德均、崔吉男 

1994）。同時在北韓，例外論和特定的意識形態長期影響著北韓的外交政策

與領導人，例外論可以為分析北韓的對外戰略和國家行為提供另一研究途徑，

同時提供學界深入釐清北韓外交決策和其意識形態間的聯繫，了解北韓民眾如

何看待自己國家的傳統、特性和國際角色，從而理解北韓國際行為的邏輯和走

向。那麼，北韓更具優越意涵的例外論觀念是如何形成的？這一概念又蘊含著

何種屬性？本文試圖從自傳體敘事的角度還原，並檢視北韓例外論的形成與論

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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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自傳體敘事的分析架構

1960年代起，「敘事」（narrative）概念出現在多個學門領域，自傳體敘

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逐漸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社

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率先系統地提出自傳體敘事的概

念，他主張自傳體敘事是自我的敘事，即透過這個故事，個體能夠對自我認同

達成反思性的理解，其還指出，個體的認同不僅從其行為及他人的反饋中體

現，還是在持續地敘事過程中建構的（Giddens 1991, 49）。

一般而言，國家的自傳體敘事需要滿足自我連續性，並建構一種記憶，使

國家能夠擁有可查的，穩定的且連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國家透過這種時空

結構，塑造了自身的存在，並在這個意義上感知，並評估世界。所以，國家自

傳體敘事不僅是對歷史記憶、時間、空間的簡單描述，且應指明故事建構的目

的、方式與邏輯，即故事被建構的過程、導向及目的（Subotić 2013, 306）。

在定義上，國家自傳體敘事是指，一個國家基於既有的歷史經驗和記憶，國內

政治菁英作為行動主體，依據當前的目的和利益有選擇性地向受眾敘述本國

歷史和集體記憶，進而建構本國身分認同的方式（賀剛 2015, 122）。循此定

義，國家的自傳體敘事就大體由三個要素構成，分別為代表既有歷史經驗和記

憶的神話敘事、作為敘事主體的政治菁英，以及形成社會集體記憶的歷史政治

教育。下文將論述這三個面向的要素如何建構國家的「自我身分」，並影響了

「自我」與外部世界的互動。

一、神話敘事與「自我」的概念

神話（Myth）作為自傳體敘事的底本，是國家身分敘事的主要來源，也是

族群身分的重要組成要素。阿蘭．鄧迪斯（Alan Dundes）指出，神話是關於

世界和人類如何產生並成為今天樣態的神聖性敘事解釋（Dundes 1984, 1）。

從敘事的角度看，敘事構造了神話的時間與空間，在時空的敘述中，事物

的秩序得到呈現，神聖性得到表達。國家的神話敘事可以分為多個類別，其中

民族起源神話（myths of ethnogenesis）格外重要，因為民族起源神話是講述某

一族群起源與創始的神話，包括一個族群的起源、血統、居住家園、族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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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民性）等面向。透過民族起源神話敘事，特定族群得以建立並體認「我

是誰？我來自哪裡？」等一系列相關認知，通常這能為該族群帶來自豪感與優

越感（Kolsto 2005, 81; Schopflin 1997, 19-35）。從功能上看，神話既具有豐富

的社會功能，也具有強大的心理功能。神話能「改良群治」、支持和驗證社會

秩序，並鞏固群體的存在與認同等。對於群體而言，神話也是文化複製的一種

工具，往往會以一個群體對自身敘事的形式展現出來，群體中的成員也會意識

到所接受的神話是一種「想像」或者並不真實，但真實性並不影響其在群體成

員中的地位，因為對於神話而言，更重要的是具體內容與情節設置。因此，神

話是群體文化生產的關鍵性工具之一，群體成員能藉由神話，彼此承認他們

是屬於擁有共同文化、相似理念的同一族群，神話也因之發揮界定「自我」和

「他者」群體邊界的作用。

簡言之，神話敘事具有聚合與分化的作用，可作為重大故事「神聖化自

我」與「妖魔化他者」，國家或族群也在神話敘事的基礎上形成關於外部世界

的初步印象。此外，神話敘事可作為國內政治菁英的敘事底本與素材，並為敘

事操控提供合法性，這會造成神話敘事不斷被政治菁英轉化乃至重述，進而成

為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傾向的敘事。

二、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

儘管神話敘事不蘊含目的性操控，然而，誠如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所言，為創造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政治菁英建構了

一種「傳統」，用印刷出版的方式使神話、民族敘事得以傳播，並促使個體相

互聯繫（Anderson 1991, 5）。依此邏輯，政治菁英對政治利益與合法性的尋

求，使其有足夠誘因對敘事加以操控，針對神話或歷史加工編造或再闡釋，而

政治菁英選擇何種手段操控敘事以及將敘事導向何方，則由政治菁英的意識形

態所決定（賀剛 2015, 123）。

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研究中，安德魯．海伍德（Andrew Heywood）認

為，民族主義是一個複雜和高度多樣化的意識形態，有著獨特的政治、文化和

種族形態，其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分為：自由民族主義、保守民族主義、擴張

民族主義及反殖民和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Heywood 2000, 1-23）。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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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Ernst B. Haas）則從現代史入手，歸納出七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中

四種類屬革命性民族主義，三種為兼容性民族主義（Haas 1986, 742-744）。

然而，海伍德與哈斯對民族主義的分類過於精細，即便釐清政治菁英民族

主義意識形態的類型，也難以歸納其敘事方式的特徵。同時，在現實政治中，

菁英的意識形態傾向也難以完全表現為海伍德或哈斯所指的特定一種民族主義

類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則可觀察到開放型民族主義（open nationalism）與封閉

型民族主義（closed nationalism）的特徵。從現實性與易於概念操作化的角度

出發，本文採用經典的二分法，即開放型民族主義與封閉型民族主義。漢斯．

科恩（Hans Kohn）指出，開放型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一個由國民或民族所組成

的政治社會，強調交流溝通，接納任何認同其族群、價值規範的人們成為其成

員，不計較種族或血統，因此，開放型民族主義更偏向自由主義的左翼意識

形態；而封閉型民族主義強調國家的本土性、共同的祖先與土地根源（Kohn 

1968, 63-69）。封閉型民族主義的政治菁英認為本民族的成員比他群成員更優

秀，為使國家或民族「純正」，他者民族就被排除在此群體之外。若將這兩種

民族主義作為分析意識形態的兩種類型，那麼政治菁英所秉持的意識形態會位

於兩者的區間之內。在敘事層面，不同民族主義的政治菁英所秉持的敘事傾向

也就有所不同，秉持封閉型民族主義傾向的政治菁英對外部世界更可能抱持懷

疑態度，偏好於保護封閉的排他性敘事；而傾向開放型民族主義的政治菁英

對外部世界持基本的信任態度，則更可能採取一種非排他性敘事（Wolf 1976, 

651-672）。

綜上，作為敘事主體的政治菁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敘事

和身分，其對敘事的操控也是構成國家自傳體敘事的關鍵因素。亦即國內政治

菁英的敘事操控因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同，在敘事偏好上存在差異。一般

而言，政治菁英會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例如藉由媒體宣傳，出版發表文章書

籍等方式，凸顯其意識形態，從而在既有的故事中選擇性對某些故事進行修飾

加工以及再詮釋，最終形成一套較完善的有利於自身合法性的敘事體系。

三、歷史政治教育與社會認知的建立

歷史政治教育也是建構族群身分認同的重要方式與國家自傳體敘事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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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目的而論，歷史政治教育主要是為了製造疆域內的合格公民（Madeley 

1920, 10），在國家制度與信仰危機的關鍵時刻，更能夠擔負起重塑民族精

神、重構國家認同的責任。

在功能面向，歷史政治教育發揮能力培養、政治導向與價值構建的作用。

從本質上看，歷史政治教育是典型的文化素養教育，與國民的政治覺悟相關，

更是增進國民文化、精神品質的有效途徑（趙亞夫、邢悅 2019, 29）。一方

面，受教育者可以在歷史學習中獲得認識世界的方法，對歷史和現實事件進行

比較和分析，從而彰顯歷史的認知功能。另一方面，對於受教育者而言，應如

何看待一段歷史？這一問題的回應與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這源於國

內政治菁英和統治階層決定著歷史教育的內容，其有誘因與能力操控歷史教育

中的具體內容，形塑國家特定的集體記憶。由此觀之，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也

包含對歷史政治教育內容的操控。但由於歷史政治教育具有多個行為主體，也

就是除政治菁英外，還存在家庭、教師、媒體網路、社會價值規範等因素影響

歷史政治教育的敘事內容和方式，所以歷史政治教育仍能單獨作為國家自傳體

敘事構成的一個重要面向。需要注意的是，國內政治菁英可對歷史教育過程和

歷史教科書進行嚴格管控，所以歷史教科書所呈現的內容具有導向性，而歷史

教科書中的敘事結構會誘發公民的不同情感，促使公民形成關於本國和世界的

基本價值觀。因此，研究一國公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偏好，或一國在國際體系

中的作用時，歷史教科書的敘事風格與內容是值得關注的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國家的自傳體敘事可分為三個重要面向，分別為神話敘事、政

治菁英敘事操控與歷史政治教育。由於每一面向皆能單獨影響到國家對「自

我」與「他者」的認知，且三個面向之間亦相互聯繫與影響，既有的神話敘事

作為敘事底本與素材建構了最初的族群身分和認同，隨後透過政治菁英的敘事

加工與操控被社會大眾所接受，並且進一步經由歷史政治教育，建立起自身的

執政合法性並形成疆域內族群的身分認同，以及一種國家性。本文研究架構如

下（見圖一），期透過此分析架構解析北韓的國家自傳體敘事，剖析北韓對自

身歷史記憶、時間、空間的描述，亦探究「北韓例外論」建構的邏輯與論述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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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國家自傳體敘事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在賀剛（2015）基礎上修改製作。

參、北韓的國家自傳體敘事與「例外」身分的形成

北韓的國家自傳體敘事可從神話敘事、政治菁英與歷史教育三個維度進行

分析，此三維度層層遞進且相互影響，本文也將依此解析「北韓例外論」。

一、檀君神話與「韓民族」的形成

一個群體內的成員能夠藉由神話促使彼此承認他們是擁有共同信念並且生

活在一個類似觀念世界中的族群，因此神話是界定「自我」和「他者」邊界的

主要因素。這一神話敘事往往與建國神話相關，基本循著相似的傳記式敘事邏

輯，主要描述古代開國君主們出生、成長、婚姻、即位直至死亡的過程，強調

「王權神授」的觀念（趙陽 2005, 53）。

《檀君神話》是朝鮮半島建國始祖檀君的建國神話，也是朝鮮半島古代歷

史和社會的曲折反映。作為文化的原始載體，《檀君神話》從血統世系、地緣

範圍等面向，指明檀君是古朝鮮的開國君主與韓民族的始祖，同時在北韓政治

菁英的敘事操控下，以此神話為核心確立了韓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歷史」。

首先，在血統上，《檀君神話》明確檀君後繼者的世系。朝鮮王朝《世宗

實錄．地理志》載，文化縣東有三聖祠。所謂「三聖」係指檀君、其父桓雄與

其祖桓因。16世紀趙汝籍的《青鶴集》記載「桓因真人，受業於明由，明由受

國
家
自
傳
體
敘
事

身
分
的
形
成

神話敘事 

政治菁英操控 

歷史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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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廣成子。」該書還首次記載了檀君四個兒子的名字：夫婁、夫蘇、夫虞與

夫餘。李宜白所著《梧溪日誌集》，其中<檀君世系詳探記>一文羅列了檀君

後裔的名字。1979年出版的《桓檀古記》中則進一步明確了四十七代檀君的

世系，不僅載錄在位時間，更有編年紀事（苗威 2006, 92）。可見檀君記事持

續至近代仍在持續完善，從神話中逐漸建構至現實世界。

其次，在地緣空間的設定上，檀君的衍生範圍被框定在朝鮮半島大同江流

域一帶。《世宗實錄．地理志》將前人有關檀君的故事內容綜合在一起，在

平安道條中記述：「《檀君古記》云：上帝桓因有庶子名雄，意欲下化人間，

受天三印，降太白山神檀樹下，是為檀雄天王。令孫女飲藥成人身，與檀樹

神婚而生男，名檀君，立國號曰朝鮮。朝鮮、屍羅、高禮、南北沃沮、東北扶

餘、穢與貊，皆檀君之理。檀君聘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夫婁，是謂東扶

餘王。檀君與唐堯同日而立，至禹會塗山，遣太子夫婁朝焉。享國一千三十八

年，至殷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為神。今文化縣九月山」。在此敘述中檀君

有了明確的勢力範圍，即在平安道一帶（苗威 2019, 77）。金日成指出，為把

我們的民族史確立於主體立場，應從過去被日帝全面抹殺了的檀君和古代的歷

史開始糾正（崔奉煥、全德均、崔吉男 1994, 114）。這進一步將檀君推至更

高的位置，既易於金日成將自身塑造為「守護民族精神的偉大領袖」，更能持

續維繫金氏政權的正統地位。所以，北韓在平壤市江東郡江東邑西北不遠處的

大樸山東南面山麓發掘「檀君陵」，試圖以「檀君陵」的存在證明檀君確實存

在於歷史中，是古朝鮮的「建國始祖」，進而建立檀君朝鮮的中心在平壤，疆

域涵蓋今日中國東北部分地區以及南北韓的相關敘事（崔奉煥、全德均、崔吉

男 1994, 83-85）。此外，北韓學界在1998年開始塑造「大同江文化論」，即

是以檀君陵挖掘為基礎，將檀君的歷史與平壤、大同江流域相連結，建立起金

日成乃是檀君歷史的繼承人之理論（張婷婷 2017, 22）。

最後，在使命感的強調上，《檀君神話》指明「弘益人間」的理想。《三

國遺事》記載：「古記云：昔有桓因，謂帝釋也，庶子桓雄數意天下，貪求人

世。父知子意，下視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間，乃授天符印三個，前往理之」

（紀異卷第一）。「弘益人間」意思是使益處弘揚於廣大人類。弘益人間的理

念表明人間不存在任何差別和歧視，是非常崇高的理想，而這不僅僅是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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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話，也可作為人類普遍價值的倫理理念（林大根 2013, 49），同時弘益人

間還包含著類似美國「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期令天下蒼生都得益

處的雄心壯志與使命感，也進一步造成韓民族的「特殊」與「優越」。

簡言之，檀君在北韓人記憶中具有重要的符號意義，在經過七百餘年的文

學性塑造以及歷史性建構，《檀君神話》從稚嫩的神話元素完成至「韓民族始

祖」的形塑。這個過程不僅勾勒出檀君後繼者的世系及其延伸範圍，更構建出

韓民族的古代歷史，確立北韓人民的血統來源，為韓民族探尋「我們是誰，來

自哪裡」的民族認同提供依據。

二、 金日成「革命歷史」、金正日接班與先軍政治確立的北韓政
治菁英敘事操控

在神話敘事的發展過程中，政治菁英可決定何種敘事內容成為當前國家

自傳體敘事的主流，其秉持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類型決定著主流敘事的方向

（Wilmer 2002, 176）。政治菁英進行敘事操控的最終目的，在於建立、鞏

固執政的合法性，從而利於其闡述國家的願景及目標。當代北韓政治菁英群

體的結構，基本上是以金日成為中心的同心圓架構，圓心是金日成，外圈是

金日成家族，再外圈是與金日成並肩作戰的遊擊隊員，最外圈則是黨內要員

（Cumings 2022, 502），以下將從金日成「革命歷史」、北韓「世襲體制」與

主體思想體系化等面向，闡釋北韓政治菁英如何操控敘事，完成自身政治目

的，並塑造北韓的「例外性」。

（一）金日成「革命歷史」的敘事

北韓官方將金日成與「遊擊隊派」樹立為「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北

韓的「唯一」核心力量，並反復強調「遊擊隊精神」的重要性。從敘事內容分

析，重點在於金日成與遊擊隊員是經歷艱苦卓絕的奮鬥，方得實現北韓的光復

與解放，非凡的革命經歷可賦予統治菁英道德性外衣。在此敘事下，北韓提倡

全體國民「遊擊隊員化」，期待將北韓民眾塑造為追隨首領的戰士，1967年

提出「如同抗日遊擊隊員一般革命的生活及工作吧」的口號，希望能將北韓建

設成「遊擊隊國家」（和田春樹 2015, 143-145）。

在北韓官方的論述中，早期北韓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被歸咎於「宗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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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只有金日成及以其為首的「遊擊隊派」的革命歷史才是唯一正確的道

路。在金日成的領導下，北韓打敗了日本的侵略，實現了北韓的光復（北韓勞

動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 1983, 3-5）。事實上，二戰結束時，北韓的政治勢

力大體上可分為：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三個不同核心的遊擊隊派，以及金

枓奉、武亭、樸一禹為中心的延安派，還有許嘉誼為代表的蘇聯派等。而在南

北韓戰爭時期，由於北韓需要仰仗中、蘇兩國的援助，金日成當時選擇與中蘇

關係密切的兩派合作。然而，其後一系列的政治鬥爭，特別是1956年「八月

宗派事件」後，延安派與蘇聯派被瓦解。北韓官方的敘事則是「反黨宗派分子

向我們挑戰、大國主義者對我們黨施加壓力」，自此，金日成逐漸確立了他在

北韓的統一領導與權威（金日成 1975, 103）。

同時，北韓官方也透過「歷史修正」的方式，排除中、蘇兩國的影響，

儘管就國際現實與歷史發展而論，中、蘇始終是影響北韓的兩大外部因素。

例如在確立主體思想
1
的同時，針對中國與蘇聯批判「事大主義」與「教條主

義」，此類批判內外連動，逐漸削弱「延安派」與「蘇聯派」的政治影響，也

強化金日成的統一領導與領袖權威。在多數知識菁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認

知中，歷史的主要推動力量多由領袖人物、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啟動，北韓官方

全方位為金日成進行個人宣傳，一切問題由金日成一人決斷成為北韓發展中的

信仰，金日成對黨內反對派的鬥爭成果自然不言可喻（沈志華 2017, 310）。

透過對勞動黨內部其他派系的清算以及對中蘇影響的修正，金日成以及

「遊擊隊派」以排他性的敘事方式，被塑造為抵禦日本侵略、祖國解放的唯一

核心力量，這種排他性敘事足以說明北韓政治菁英具有封閉型民族主義的傾

向。不僅金日成、遊擊隊派在北韓的執政被賦予合法性，同時創造金日成後代

接班的合理性，北韓官方更循著類似《檀君神話》路徑，創造新的敘事內容，

即「由父帥啟動」的革命必須一代代貫徹到底。北韓勞動黨「除了領袖所確

1	 主體思想是金日成根據革命鬥爭的實驗和教訓，提出的新的革命思想。主體思想是以

人是一切的主人，人決定一切這一哲學原理為基礎的，主張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

體，人類歷史使人民群眾為自主性而奮鬥的歷史，社會歷史的運動是人民群眾的創造

性運動，在革命鬥爭中期決定作用的是熱敏群眾的自主的思想意識。主體思想要求堅

持自主立場，即思想上樹立主體，政治上自主，經濟上自立，國防上自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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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傳統，不可能有別的傳統」，傳統必須得到繼承，傳遞給此後的每一代

（Cumings 2022, 510）。

（二）北韓的「世襲體制」與主體思想體系化

北韓的獨特之處也在於是世界上唯一的共產主義「世襲王朝」（Lee 

2013, 62），金正日繼承金日成領導地位就可證明北韓獨特的政治體制。北韓

官方敘事將金正日塑造為「出世的天才」—透過與父親的血緣關係，承繼天

才的資質，理應掌握最高權力，這與《檀君神話》四十七代世系相互呼應。此

外，金正日得以於金日成眾多子女中脫穎而出成為繼承人，也獲益於北韓官方

敘事，其是金日成原配妻子金正淑所出，而金正淑在北韓有「抗日女英雄」、

「偉大的革命母親」之稱，從傳統文化的角度思考，金正日是原配正嫡長子，

出生於抗日遊擊隊的「白頭山密營」，其同父異母弟金平日難與之競爭。

首先，金正日繼承之初，其透過樹立對領袖絕對忠誠的中央高度集中的

組織體系，構築貫徹領袖唯一領導體系的核心權力集團，確立主體思想作為

黨的唯一指導思想，逐步全面繼承金日成的領導地位（李永春、李成日 2018, 

5-12）。尤其在確立主體思想作為黨的唯一指導思想的過程中，金正日多次強

調，只有領袖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才最熟知領袖的思想，最堅決地擁護它，最

豐富地繼承和發展它。金正日更撰寫多篇論著，如《關於主體思想》、《主體

思想教育的若干問題》、《切實樹立主體的革命觀》，將金日成創立的主體思

想體系化。在這些論著中，金正日闡明其關於革命的主體、社會政治生命體、

領袖、主體的革命觀、革命的領袖觀、接班人等方面的理論，成為主體思想的

集大成者，加之構築的貫徹領袖唯一領導體系的核心權力集團，自此完全掌握

了官方敘述的主導權。

其次，北韓政治菁英操控敘事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對領導人的「偶像化」，

乃至「神化」。20世紀60年代後期，北韓官方開始「偶像化」金日成，1987

年出版《金日成傳說集》，與之呼應，作為接班人的金正日，自然成為「神

之子」。20世紀90年代起，北韓語文教科書開始出現《金日成傳說集》的內

容，這說明對金日成的神化已進入北韓的歷史政治教育面向。1996年出版

《金正日傳說集》，北韓語文教科書的內容，也開始對金正日進行神化。在金

正日時期，北韓開始了更強烈的「領導人象徵政治」，例如在《金正日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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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金日成、金正淑、金正日不僅可以發揮超自然能力，還出現了玉皇大

帝、天君、仙女等道教元素，這在主張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體制中實屬罕見（정

교진 2016, 297-335）。

從隱喻形象的角度分析，金日成被後繼者金正日塑造為照耀整個北韓的

「太陽」，金正日則是繼承了「太陽」光輝的「光明星」，金正日離世後，北

韓官方將金正日的生日創設為光明星節。而在將金日成之祖先及家族宣揚為

反日革命鬥士的同時，為紀念其偉大功績，北韓成立之革命博物館，不只「神

化」金日成及其家族，鞏固金家統治北韓的合法性，也在形塑金氏家族「英

勇抗日」形象的同時，賦予北韓成功抗擊侵略者的民族自信（權容玉 1990, 

67）。

由此可見，北韓領導人的「神化」及其獨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如同其強調

的主體思想一般，根植於北韓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與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之

中，在北韓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中，北韓絕非「莫斯科的傀儡」或「北京的小

老弟」，而是擁有獨一無二「北韓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三、北韓歷史政治教育與社會認知的建立

一個國家的歷史教育可直接塑造該國社會的自我認知。如梁啟超所言，史

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文匯

報 2017）。歷史讓特定疆域內的人類群體擁有相同的記憶，個體因之對所屬

族群產生認同，人類創造的文化由此世代相傳。同時，透過歷史教育會關聯到

國際關係和外部環境，歷史教育也能影響民眾對外部世界的偏好。因此，討論

北韓例外論時，北韓的歷史與政治教育同樣是重要的分析內容。歷史教育對社

會認知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教科書內容可直接塑造受

教育者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惟在時空因素的掣肘下，本文對北韓歷史教科書

的內容收集相對有限，因此分析北韓的歷史教科書的同時，也將北韓官方依其

「主體史觀」出版的歷史書籍納入討論。

依北韓官方敘事，金日成創立的主體思想是北韓立國之本和建設社會主

義、強盛北韓的唯一指導思想。在歷史研究方面，北韓官方認為以主體思想

為基礎的關於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是最科學的革命理論，這是以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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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為中心來考察社會歷史的發展（沈儀琳 1983, 243），而北韓的歷史教育也

圍繞主體史觀所展開，早在1967年，金日成及主體思想便被確立為「黨的唯

一思想體系」，也是北韓教育部門要求教師授課的重要內容（和田春樹 2015, 

142）。

在教育面向，北韓官方強調教育應灌輸人民本國文化、歷史，使人民能瞭

解本國思想、精神體系，並以金日成革命思想來武裝強化革命的世界觀。除正

規教育外，無論勞動黨員還是一般民眾，每天都必須接受兩個小時以上的政治

學習（權容玉 1990, 123）。北韓建國之初的歷史教育仍是一般知識的歷史教

育，至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和北韓金日成領導地位的鞏

固，歷史教育逐漸變成了政治思想教育；1968年開始，相當於現代史的「革

命歷史」從一般歷史教育中獨立出來。在中等教育時期，《偉大領袖金日成同

志革命歷史》、《偉大領袖金日成元帥革命活動》被列為正式課程，北韓還出

版了《金日成同志革命歷史學習提綱》、《抗日遊擊隊員們的回憶錄》、《金

日成元帥初期革命活動圖》等多種副教材；1972年起，幼兒園也開始教授

《金日成元帥同年的故事》；而隨著金正日被確立為接班人，1985年始《親

愛的領導人金正日同志小時候》、《親愛的領袖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動》、《親

愛的領袖金正日同志革命歷史》也成為革命傳統課程。北韓中、小學歷史教育

的重點之一，就是透過偉人崇拜式教育，將兒童培養成對金日成、金正日無限

崇拜的「忠誠童、孝子童」（金正仁 2003, 108-126）。

儘管北韓的普通歷史教育比重後續有所增加，但在官方高舉「韓民族第

一主義」的旗幟下，民族主義傾向濃厚的歷史教育仍是北韓的重心（김정인 

2003）。以北韓2012年出版的中學二年級歷史教科書《朝鮮歷史2》為例，

《朝鮮歷史2》由34個主題組成，前近代為第1至21課，其中有13課是由「金

日成教誨」與「金正日的話」來進行教學敘述，這些敘述課基本上符合兩個標

準：一是北韓人民抗擊外來勢力侵略和封建王朝鎮壓的鬥爭，一是有關韓民族

優秀性的部分（김도형 2020, 21）。在官方歷史教育的敘事中，北韓在地理上

有美麗的國土，豐富的資源，韓民族是有智慧和優秀能力的民族；但在近代的

歷史中，封建王朝的壓迫加劇，社會矛盾日漸激化，使南北韓最終淪為日本的

殖民地；在日本統治下，韓民族的優秀性受到打擊，最終，韓民族的偉大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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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發揮其領導力，解放了民族，重塑了民族的優秀（김도형 2020, 50）。

北韓的歷史教育立基於此類論述，不斷強調本民族的優秀與特殊，宣揚

「韓民族第一主義」。在《朝鮮歷史2》教科書中多有類似表述，「前言」：

偉大的領導者金正日大元帥說：研究朝鮮歷史的重要目的在於，以我們民族悠

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為基礎，加深民族自豪感和驕傲；第22課「被埋在大

同江裡的謝爾曼號」：我國擁有豐富的金銀財寶，風景優美，自古以來就廣為

人知；第29課「強行編造的《乙巳條約》」：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我國是否會

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骯髒鐵蹄踐踏，真是危急的時刻；第30課「沒有回來的密

使」：被奪走的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我國全體朝鮮人民悲痛不

已（리영태、렴강진 2012）。除了歷史教育外，在學生課外讀物的小說創作

上，北韓作家也塑造出《不滅的歷史》，透過書中金日成「偉大」的形象，給

金日成戴上了「聖人」的光環：《不滅的嚮導》叢書，根據領袖接班人的形象

塑造，將金正日描述為「忠孝的化身」，在思想、藝術、政治、軍事、建設等

面向，將金正日的地位提升到與金日成平起平坐的高度（金艷 2011, 8）。此

類文學塑造，不只強化歷史教育中對於金日成「聖人」、金正日「天才」形象

的塑造，也加強了北韓人民的自豪感。

北韓的歷史教育可謂是賦予北韓現有體制正當性的政治教育，人民為擁有

金氏家族領導人而感到驕傲自豪。透過歷史教育不斷被強化的「韓民族第一主

義」觀念，北韓人民得以將本民族的「優秀性」與「例外」內化為個人價值。

無論是主體史觀下的北韓官方史學論述，還是朝鮮歷史上疆域遼闊，國力強

大，力抗大國「侵略」，領袖「偉大天才、世界第一」等渲染民族自尊自豪的

歷史敘事，都成為北韓人民接受的歷史教育的重要內涵，進而形成北韓社會的

共同認知。強調「韓民族第一」，深入北韓的歷史政治教育與日常的政治學

習，促使北韓人民形成了自我認知的「例外」與「優越」。

綜上，從國家自傳體敘事的神話敘事、政治菁英和歷史教育等三個面向分

析，在神話敘事維度，北韓透過檀君神話的敘事，將帝釋桓因庶子桓熊與熊

女棲梧結合而生之子檀君王儉，作為北韓人的始祖與山神，並以檀君神話為信

史以此確立韓民族身分的歷史悠久與獨立自主；在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方面，

北韓政治菁英的目的在於建立自身執政的合法性，透過敘事操控，金日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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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擊隊派」被北韓官方樹立為「擊敗日本帝國主義」、實現國家解放的唯一

核心力量，其血脈繼承人是保證北韓獨立自主「光輝的繼承」；在歷史敘事層

面，北韓官方的歷史敘事強調北方的主體性，在民族主體史觀的立場上，致力

擺脫、肅清封建事大史觀和日殖時代皇國史觀的影響，宣揚北韓的國家獨立和

民族自主精神，樹立韓民族第一主義、民族領袖唯一領導體系。

肆、「北韓例外論」的類型

本研究將以「美國例外論」作為參照，從制度、國家特性，以及國際地位

與作用來分析「北韓例外論」的三種類型：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北韓國家特

性例外論，以及北韓國際地位例外論。

一、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

與南韓以經濟成就和文化塑造南韓民眾對民族文化信心與對民族身份的自

豪感不同（Choi 2008, 148），北韓強調制度面向的「例外」，這表現在北韓

堅持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自1948年北韓憲法制定與施行後，雖歷經數次修

改，但始終堅持建設有北韓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冷戰結束後，以蘇聯為首的

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前國際社會中僅存中國、越南、寮國、古巴與北韓等五

個由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北韓的社會主義更是五個社會

主義國家中的「例外」。這種例外有其自詡之特殊與優越的意涵，具體表現在

三個面向。

首先是在指導思想方面，1972年北韓修改憲法，刪除馬克思列寧主義，

正式將「主體思想」規定為指導思想（蔡永浩、袁淑華 2018, 22）；2009年北

韓將「先軍思想」寫入憲法，並刪除了共產主義表述。這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明顯不同，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明確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在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第二十四條「在人民中

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中國政府

網 2018）。以及越南憲法第一章第四條表述「越南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

義和胡志明思想，⋯⋯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及第三章第三十六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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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組織，尤其是胡志明共產主義青年團⋯⋯」（法治世界網 2011）。北韓學

界認為金日成—金正日主義是主體的思想、理論、方法的一體化體系、代表主

體時代的偉大革命思想。金日成和金正日始終把人民群眾視為導師，深入到人

民群眾，綜合分析他們的要求與利害關係，對人民群眾積累的鬥爭經驗進行普

遍化，創立了革命與建設指針的思想理論（최일복 2021, 25）。北韓雖自稱是

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憲法中刪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相關表述，

而嫁接金氏家族的革命思想，北韓能否被歸為社會主義國家值得討論，但是北

韓自稱社會主義，卻在事實上又獨樹一幟，展現出北韓在制度層面的例外與特

殊。

其次，北韓在制度層面的例外表現在其體認的「優越性」上。北韓堅持人

民計劃經濟，由國家安排一切，從吃穿住到上學、工作、休息和醫療，人民

認為北韓的社會主義制度比西方的資本主義更加優越，也認為北韓的治理模

式比部分西方聯合政府的治理更加有效。因為聯合政府的治理，需要政黨之

間分享執政權力，這樣的治理模式讓這些加入政府的政黨面臨了一個具有複

雜行為動機的困境（林政楠 2023, 92）。此外，北韓憲法明定公民權利的保障

內容，如：勞動年齡、免費義務教育年限、免費醫療制度、帶薪休假制度等

（蔡永浩、袁淑華 2018, 26）。依據官方陳述，北韓民眾對於北韓社會主義制

度的優越感到無比自豪。例如北韓《勞動新聞》報導，平壤合盛地區一萬套

現代公寓竣工，無償分配給勞動群眾，竣工典禮場所激烈蕩漾著人民對偉大的

母親黨、世上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絕對信賴和無盡感激之情（勞動新聞 

2023），這不僅象徵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制度，金正恩更

表示，抗擊新冠疫情的成功也是北韓式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結果（勞動新聞 

2022a），北韓官方更將抗疫成功稱為在世界衛生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防疫大

勝（勞動新聞 2022b）。

最後，北韓的政府行政體制與資本主義國家常見的總統制及議會內閣制完

全不同，也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行政體制不盡相同。北韓歷經數次憲法

修改，政府行政體制變動劇烈，以朝鮮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的頭銜為例，經歷

了從內閣首相—國防委員會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等不同的變化，變

遷脈絡映射出北韓指導思想的變化，即由「主體思想」與「先軍政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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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轉向為軍事與經濟並重。以北韓2019年最新修改的憲法為例，除了在序

言內容「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志用先軍政治出色地維護了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

寶貴的遺產—社會主義勝利果實」，以歷史事實的形式表述原憲法中「先

軍」明文規定為北韓重要的指導思想，更刪去其他所有關於先軍政治或先軍思

想的表述；此外，第一百條規定，國務委員會委員長是代表國家的最高領導

者，明確賦予了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作為國家元首的地位，而非修憲前只是北韓

實際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北韓憲法 2019）。北韓政府憲法與行政體制的改變

與發展趨勢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亦為罕見，也凸顯北韓在政治制度上的獨特。

二、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

在對美國例外論的論述中，杭廷頓將美國國家特性總結為四個要素：即人

種、民族屬性、文化（主要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Huntington 2004, 

9），本文亦依此檢視北韓的國家特性。

在人種和民族上，北韓藉由檀君神話，將朝鮮建構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

的血統純正的單一民族國家。北韓政治菁英具有封閉型民族主義的傾向，透過

排他性敘事的方式，以韓民族第一主義的政治宣傳口號，加強韓民族血統純正

的特殊與優越，並將這一觀念深入北韓民眾心中。

在語言文化面向，北韓的文化，儘管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但北韓建國之

後，金正日通過確立主體的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與事大主義，弱化北韓在歷史

上與中國建立的文化聯繫；並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進行辭彙整理，把部分漢

字詞和外來詞改成了北韓的固有詞，以固有詞為基礎建立完整的單一的辭彙體

系，同時廢除了漢字在朝鮮半島近兩千年的使用（沈儀琳 1983, 227-242）。

現今北韓語言文字的使用現況與南韓一定程度上的「韓漢並用」，以及吸收大

量英語外來詞的語言使用情況大相徑庭。

在宗教與意識形態面向，北韓憲法雖然規定「宗教信仰自由」，但實質上

北韓對宗教自由有一定限制。北韓的官方意識形態是「主體思想」，即金日成

主義和金正日主義，北韓憲法歷經多次修改，刪除了馬列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相

關表述，這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越南均以馬列主義作

為官方意識形態之一的情況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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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在人種血統上強調純正，在民族上強調單一、第一，在語言文字的使

用上強調使用朝鮮固有詞與方言詞，減少漢字與外來影響，在意識形態上剝離

馬列主義與共產主義，都顯示出北韓的「例外」。

三、北韓國際地位與作用例外論

例外論具有「內聖」與「外王」的邏輯遞進關係，上述北韓國家特性例外

論係屬「內聖」，北韓在國際地位上的「例外」則可從兩個層面分析，一是對

國家特殊歷史的敘事建構，二是對當今世界中本國地位的自我認知與敘事。

在歷史敘事上，北韓政治菁英透過敘事操控突顯主體社會主義的優越，強

調北韓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性與特殊性，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北韓官方論述剝離淡化了南北韓戰爭中蘇聯與中國對北韓的援助，

更加強調國共內戰期間北韓對於中共的援助，以「弘益人間」凸顯北韓在世界

革命中發揮的作用。就如金日成以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國革命；

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北韓部隊作為主力給中國指戰員以鼓舞和勇氣；金日成

指派炮兵團，從東北地區一直戰鬥到海南島；1949年2月中共請求北韓協助中

國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金日成欣然同意（吉在俊、李尚典 2011, 62）。事實

上，北韓在國共內戰時對中共確有援助，主因當時北韓由蘇聯佔領，北韓對中

共的援助，實質上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沈志華 2017, 310）。

其二，強調主體思想為第三世界國家指明了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方

向。北韓在20世紀70年代成立了主體思想研究所，召開一系列的主體思想國

家學術研討會，以此強調主體思想在世界的重要性。北韓學界認為主體思想具

有深遠的真理，緊緊扣住億萬人的心弦，而引起數億人民大眾的支持和共鳴

（沈儀琳 1983, 280）；亦如《主體思想的火炬照亮人類社會》所述，主體思

想是民族解放、階級解放、人類解放的真正旗幟，是一個全新的哲學思想，是

人類的新火炬（朝鮮外文出版社 2020, 2）。20世紀80年代北韓甚至修建了一

座高170米的主體思想塔，在官方的宣傳中，塔頂永不熄滅的烽火向全世界放

射主體光芒。

其三，北韓國家地位的例外投射在北韓對自身核擁有國地位的確認。北韓

在2012年修改憲法時，憲法序言中明確表明北韓成為核擁有國（蔡永浩、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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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華 2018, 23）。當前國際社會中，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屈指可數，多為對世界

以及區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如聯合國安理會五常。「核擁有國」的身

分，對於北韓而言，更是超越自身國力局限，擁有例外於其他國家的實力體

現；2022年3月北韓成功試射「火星炮-17」型洲際彈道導彈，北韓官方媒體民

主朝鮮報導，金正恩表示北韓新型戰略武器的出現，將讓全世界再次清楚地認

識北韓戰略武裝力量的威力「強大正義的核寶劍，將徹底摧毀美帝國主義及其

僕從勢力的耀武揚威，可靠地捍衛我國革命的勝利前進和子孫萬代永恆安寧」

（民主朝鮮 2022）。

上文梳理北韓建構例外論的原因與北韓例外論的類型化分析，這與北韓例

外論所能發揮的功能有關，也可從三個面向展開分析。首先，建構北韓例外

論，能夠形塑北韓人民的身分認同，從而易於凝聚共識，建立統一的社會認

知。從身分認同上看，檀君神話、金氏家族的敘事操控以及歷史政治教育，都

能影響到北韓人民對「自我」與「他者」的認知效果，而且三者之間亦相互聯

繫與影響。檀君神話作為敘事底本建構了韓民族最為原始的族群身分和認同，

北韓人民視己為檀君後裔，具有純正的血統，隨後經由政治菁英的操控被國民

所接受，從而確立了「我群」與「他群」的認知，形成了疆域內族群的身分認

同，最終北韓的國家性及其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由於歷史原因，與例外論相伴

生的是北韓高昂的民族主義，其具有明顯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傾向，並

以此來建構國家抵禦強權。

其次，透過例外論的建構，北韓的優越性可深入民心，政治菁英的人為敘

事被大眾所接受，北韓領袖日趨「神化」，為金氏家族的執政提供合法性。對

於北韓的歷任執政者而言，維持政權的穩定和生存是首要任務。一方面，在主

體史觀下的北韓官方史學論述中樹立了韓民族的自豪和優越；另一方面，北韓

官方對政治領袖的「神聖化」是例外論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加深了北韓民眾

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鞏固金氏政權。北韓官方強調在「偉大天才、世界第一」

的金日成、金正日領導下，北韓多次抵禦強權入侵，爭取到國家解放與獨立自

主；而以金日成主義和金正日主義為核心的主體思想，更為第三世界國家指明

了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方向，成功建立與鞏固自身執政的合法性。

最後，北韓例外論標榜北韓在世界中的特殊與卓越，為北韓在國際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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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外部影響提供「正當」理由，使北韓「理應」與世隔絕，並豁免於國際規

範、國際法。一方面，北韓例外論在政治菁英的操控下轉化為政策層面的議題

敘事，例如北韓官方透過例外論向民眾解釋北韓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立場，即

「外部世界渾濁不堪、制度落後，而北韓純潔獨特、制度優越，與外部接觸過

多將被之污染」，有利於北韓的對外行為不會面臨來自國內民眾的政治壓力；

另一方面，儘管北韓面臨著國際社會的制裁和政治壓力，特別是針對其核武器

研發和人權記錄的制裁。為因應這些壓力，當前北韓官方仍持續建構例外論，

並施行例外主義政策，自行豁免於國際規範和國際法，確保自己的發展道路不

被外部勢力所影響，從而保護其利益和主權。

隨著歷史研究的進展，儘管北韓官方書寫的歷史被學界認為是片面論述或

是經過修飾的史實，但由於北韓官方意識形態與宣傳在其疆域內完全不被挑

戰，北韓民眾仍接受此類論述：一個地狹人稠的國家，在歷史上不但戰勝過

美、日，還援助過中國這樣的區域強國，並在中國解放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同時其主體思想的意識形態指引著全世界的解放之路。縱觀北韓官方敘事的歷

史，可以觀察到北韓國際地位特殊的思想，亦即北韓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八

方放射主體之光，尤其射向北韓人認為已準備好接受主體的第三世界國家。這

既是北韓獨特的一面，也是北韓最顯著可感的一面（Cumings 2022, 497）。儘

管北韓人民自認為的例外與優越，未受國際公認，其中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

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以及北韓國際地位例外論可謂是檀君神話敘事、金氏家

族敘事操控與歷史政治教育的結果。北韓未來若選擇改革開放，其基於自傳體

敘事形成的北韓例外論則可能逐漸瓦解。

伍、結語

本文檢視北韓官方的宣傳資料與相關出版品，試圖從自傳體敘事的角度檢

視「北韓例外論」的形成，以期為理解北韓提供一個新視角。北韓的自傳體敘

事可從神話敘事、政治菁英和歷史教育三個面向展開分析，這三個維度是促使

北韓向「例外」身分演進的動力機制。

在神話敘事層面，檀君神話的敘事，指明檀君是古朝鮮的開國君主與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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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始祖，勾勒出檀君後繼者的世系及其延伸範圍，構建出北韓疆域遼闊、

繁榮昌盛的古代歷史，確立韓民族身分的歷史悠久與獨立自主，為韓民族探尋

「我們是誰，來自哪裡」提供了答案。在北韓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上，金氏家

族透過排他性敘事，樹立金日成及其遊擊隊派是擊敗日本，解放國家的核心力

量。在金氏家族的領導下，北韓擊退美日的侵略，振奮北韓的民族主義精神；

同時強調主體思想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方案，進而強化北韓在國際

體系中的重要性與特殊性。在歷史政治教育方面，北韓官方以「開疆拓土」敘

事，鞏固北方的主體性，在民族主體史觀的立場上，降低封建事大史觀和日殖

時代皇國史觀的影響，宣揚北韓的國家獨立和民族自主精神，樹立韓民族第一

主義、民族領袖唯一領導體系。

以上三個維度的敘事加強了北韓自我認知的「例外」與「優越」，構建了

「北韓例外論」，無論是檀君神話敘事，還是向世界放射光芒的主體思想，

抑或是特有的同心圓與世襲體制，都深植於北韓特有的傳統文化與歷史的脈絡

中。此一歷史文化脈絡既造就了當前北韓獨一無二的國家體制，也讓北韓充

分相信自身「例外」。但是，必須強調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

面，研究人員無法訪談相關的北韓人士確認本文觀點；另一方面，本文參考的

文獻中，部分作者觀點在南北韓學界存在爭議，可能存在偏見。未來，若能對

相關北韓人士進行訪談，再結合國家自傳體敘事的分析架構，應能克服部分問

題。

在「北韓例外論」的類型上，以美國例外論作為參照，從制度、國家特

性，以及國際地位與作用這三個面向展開分析，從而將「北韓例外論」分為：

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以及北韓國際地位例外論。但與

美國例外論一樣，北韓例外論是一種北韓的基礎性敘事，也可以稱為「國家幻

象」（state fantasy），因為北韓例外論，或許只是對北韓社會的想像性美化，

部分論點無法得到經驗事實的支持，導致其存在以下弱點：

其一，有關檀君的研究，仍處於民間傳說、神話或者是文學作品的範疇

內，缺乏充足的史料證據。從北韓官方建構敘事的歷程上看，其歷史學的理論

性分析，未能兼及以歷史本質為核心的思辨歷史哲學，與以歷史知識本質為核

心的分析歷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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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學理的角度來審視與批判北韓例外論有三種路徑：強調北韓歷史

文化與其他社會的共性；以北韓歷史中失敗和灰暗的史事瓦解例外論；開展北

韓社會史、國際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深入剖析北韓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以及外部

世界對北韓的影響。然而，儘管北韓例外論的敘事存在其弱點，但若將北韓例

外論作為方法論上的分析工具，則在學理上提供了新的視角，可揭示北韓社會

和文化呈現的獨特性，以解釋北韓某些特例現象及行為的成因。

 （收件：112年7月4日，接受：1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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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exceptionalism”, som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xceptionality by major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India, while ignoring the deep-rooted tradition of 

exceptionalism in North Korea as a hermit kingdom. With this in mind, this 

article u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national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and analyzes Korean exceptionalism with a focus on the Juche idea.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ythological narrative-oriented myth of Dangun, the narrative 

manipula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Kim family, and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North Korea are thre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mechanisms that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into an exceptional 

nation. In terms of the types, there are three broad categories, namely, North 

Korean political system exceptionalism, North Korean national identity 

exceptionalism, and North Korean international status exceptionalism.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further discussion c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impact of North Korean exceptionalism on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Korean Exceptionalism,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Myth of Dangun, 

Juche Idea, Soci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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